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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为伴，解开人生方程式
两位中国数学家荣获“数学界诺贝尔奖”

提起顶尖数学家，大众容易形成刻板印象：终日埋首公式，生活只剩下演算与推导。

但在刚刚获得第21届菲尔兹奖的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的身上，人们却能从体

育视角来展开更多有趣的走近和了解。

“菲尔兹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命名，被认为是国际数学界

的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该奖项面向未满40岁的卓越数学家，每

一届的获奖人数在二至四位不等。此次，王虹、邓煜双双获奖，见证了中国籍数学家获得

菲尔兹奖殊荣的历史开端。

命运自有岔路。假如邓煜当年没
在全国围棋职业定段赛中遇到坎坷，
那他的名字会否与菲尔兹奖关联起
来，兴许就是两说了。而那个命运的
岔路口，就出现在2001年。

年少时的邓煜曾是一位围棋少
年，甚至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是
否要努力成为职业棋手”的这个念头
切切实实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
从6岁左右开始学习围棋，围棋这项
运动本质上是去分析棋盘上的局势，
并且要在落子前对盘面有一个非常精
准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很
接近思考数学问题的思路，在你真正
动笔去解题之前，心里就已经对这个

问题有了清晰的概念。我曾经认真地
下过几年棋，甚至想过要走职业棋手
的道路，但最终没有成功。”

邓煜在其读初一的那年，也就是
2001 年，参加了全国围棋职业定段
赛。这项全国性赛事常被人称为“围
棋高考”，但“录取率”的残酷性却又远
超高考，每年都只有数十人能闯关成
功。以邓煜参赛的2001年为例，获得
报名资格的业余棋手有300多位，最
终定段成功的仅20来人，录取率不足
一成。邓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自
己当年是以一局之差定段失利。

与不少全身心投入到围棋训练上
的棋童不一样，邓煜在定段失利后没

选择再努力一年，而是更快速地调转
了自己的精力。因为一直都有能力兼
顾围棋训练和正常的学校生活，所以
他马上就有了新的奔头。“我放弃围
棋，转向了数学竞赛。”

在获得菲尔兹奖后，邓煜挺多次
被问到假设性的提问，而他也把各种
可能摊开了说。“如果当时成功定段，
（成为职业棋手）也是有可能的。但也
说不好如果当初选择围棋的话，我能
走到哪一步。”

在曾经的围棋少年邓煜获得菲尔
兹奖的消息广传天下后，围棋国手李
喆在朋友圈里转发了相关报道，并留
言“祝贺这位围棋冲段少年”。结果，
由于另一位国手柁嘉熹紧跟着在下面
回应“被我耽搁了”，还闹出了一则乌
龙：柁嘉熹被人误会为当年赢了邓煜、
令其定段失败的关键人物。

其实，柁嘉熹这话是针对李喆来
说的。他俩都参加了2000年全国围
棋职业定段赛，在最后一轮中，李喆赢
了柁嘉熹从而定段成功。“柁嘉熹是跟
我开玩笑，他觉得我当时如果没能定
段，可能也会去专注奥数。柁嘉熹的
意思是，他耽误了我往数学领域发
展。”听闻闹了乌龙，李喆当即出来说
明情况。

在全国围棋职业定段赛上，通过
几进几出的努力才终于突围成功的人
不在少数。柁嘉熹是一例，曾和邓煜
同期在深圳学棋还一道参加了2001
年定段赛的周睿羊也是一例。而像邓
煜当年那般一试未果、马上转换赛道
的，倒是现实中的少数派。

邓煜差点成了职业棋手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邓煜在其个人主页上有过这样的
自我介绍，“我喜欢诗歌、故事、小说、
谜题、漫画、围棋、足球，以及一切美丽
而迷人的事物。”在获奖后近期的密集
曝光中，邓煜的“二次元”属性已经亮
了明牌，而同样为人所知的，大概还有
他的足球迷身份。

今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期间，邓
煜看比赛看得过瘾，没怎么被临近官
宣的菲尔兹奖的得奖名单分散心神。
这原因也简单，大众虽是于近日得知
喜讯，但对当事人们来说，却是早在大
约半年前就心中有数了。

邓煜对足球运动的关注和喜爱，
从学生时期一路延续至今。据他的高
中老师回忆，邓煜在就读高中时除了
专注于数学和其他文化课程的学习，
闲暇时的三大爱好是阅读文史诗词、

下围棋和踢足球。不过老师们的评价
也很直白，“这孩子喜欢踢球，但足球
天赋远不及围棋和数学。”

不过有这份热情，当个足球迷是
绰绰有余了。邓煜长年都是巴萨球
迷，2015年5月欧冠半决赛首回合，巴
萨坐镇主场三球大胜拜仁，隔日，邓煜
在知乎现身作答，开篇便是一句：“巴
萨赢球了，心情好，来答个题。”简短几
句话，一名性情直率的巴萨球迷形象
鲜活浮现。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和
阿根廷队会师决赛，这在邓煜那里形
成了奇妙的情感拉锯。一方面，他既
是巴萨球迷，也比较支持西班牙队，但
另一方面，梅西又确实在他心里占据
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世界杯
决赛悬念终结后，邓煜有了手心手背

都是肉的发言，一边庆祝西班牙队夺
冠成就“西班牙王朝”，另一边也为梅
西和阿根廷队深感遗憾，“上一届真的
梦幻，今年已经很好了、很好了。”

作为在国际上做出成就、取得了
大奖认可的数学家，邓煜在向前探索
的道路上当然也有“卡壳”和陷入瓶颈
的时候。在遇上类似情况时，邓煜从
小养成的登山和散步的习惯，没准就
有了用武之地。

邓煜的母亲是医生，父亲则从事
计算机相关工作，其在学生时期有过
不少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邓煜小时
候常会在周末跟父亲一起去爬山，他
们在意的不是海拔，也不是登顶速度，
而是一段段相处的时光，以及在路上
拆解趣味数学题的思路碰撞。另外，
有些时候天气没那么好，哪怕只是到
家附近的地方散个步，那也是这一家
子喜欢的生活调剂。

如此这般从小养成的节奏，后来
也被邓煜漂洋过海、带出了国门。曾
有一次他的研究陷入瓶颈，后来正是
在外出山间徒步“希望换换脑子”的过
程中，忽然想通了个中症结、有了证明
思路。

足球迷早早亮明牌
“卡壳”时偏爱登山和散步

乒乓球、击剑、跆拳道……不同阶
段的运动选择，既是王虹调节身心的
方式，也悄悄塑造着她面对学术难题
时的思维特质。

王虹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当数
学老师的父亲是她数学启蒙的起点。
从少年求学阶段开始，王虹就没有闭
门刷题的习惯，适度运动一直是她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16岁考入北京大学
后，王虹最初的录取专业是地球与空
间科学，一年后下定决心转入数学
系。刚转系时，王虹落后同班同学整
整一年课程，追赶压力巨大。紧张的
学习节奏里，乒乓球成了她稳定的情
绪出口。课余得空时，王虹常会走进
校园球馆挥拍对战。回合之间快速判
断落点，及时调整战术，这种持续专
注、随机应变的体验，让她长时间钻研
抽象理论带来的精神紧绷得到缓释。

赴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深造
后，缺少熟悉的乒乓球场地，王虹选择
转向击剑。这项运动和乒乓球截然不
同。击剑讲究冷静观察、预判对手动
向，在瞬息之间寻找破绽、精准出击。
她曾在接受采访中谈及体会，认为解
题和击剑拥有共通逻辑，不能一味猛
冲，需要持续观察、耐心等待时机，在
纷繁复杂的条件里捕捉突破口。科研
常会陷入漫长瓶颈，正如对峙时长久
的相持阶段，沉得住气，才有可能抓住
转瞬即逝的机会。

疫情期间，线下击剑训练难以维
持，王虹又尝试线上跆拳道课程，维持

固定的运动节奏。多年来，她保持着
每周四至五小时的运动时长，不追求
竞技成绩，核心是保持身体状态与精
神韧性。她并不信奉无休止的熬夜苦
研，认为持续高质量的深度思考，离不
开健康体魄作为支撑。

学术之路从非一帆风顺。旅居法
国期间，她曾陷入科研迷茫，一度暂停
数学研究，尝试学习建筑。短暂的跨
界尝试过后，她认清内心归宿，重新回
到数学领域。

每当思路陷入僵局，除了专项运
动，日常散步也是王虹重要的放松方
式。任职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期间，
她常在住处附近的城市公园缓步慢
行。她不会强迫散步时必须思考数学
问题，时常单纯放空思绪，任由大脑卸
下负担。很多停滞许久的思路，往往
在紧绷状态解除后，自然迎来转机。

王虹耗费多年攻坚三维挂谷猜
想，完成长达127页的证明论文，解决
困扰学界百年的难题。外人看到最终
的耀眼成果，却很少留意长久攻坚背
后稳定的生活节奏。之于王虹，体育
运动从来不是与学术无关的消遣。无
论是乒乓球的快速博弈、击剑的冷静
对峙，还是日常简单的徒步，都在训练
她的专注力、耐力与应变能力。

静于书桌推演无穷命题，动于赛
场舒展身心。一动一静的节奏相互平
衡，赋予了她稳定的心态，也让她拥有
足够韧性，可以向着百年数学难题持
续发起挑战。

从乒乓球到击剑

王虹：解题和运动有共通逻辑


